
题字题字：：邵玉铮邵玉铮

责编/卢姣姣 责校/张勤才

2025年 8月 19日 星期二

Email：smxfuniu@163.com 伏牛 A7

流年碎影流年碎影

好看故事好看故事

当母亲催促沈明闭上眼赶紧睡觉时，她猜想一会儿
家里肯定要来人。

游击队安队长来得次数最多，有时一两个人，有时
是一支队伍。歇歇脚，喝口水。大人们经常聊打鬼子的
事儿，比如新四军在韦岗战斗中击毙鬼子少佐土井，击
毁汽车 4 辆，打死打伤鬼子 20 余人，缴获长短枪 20 余支；
在官陡门战斗中全歼日伪守敌，俘虏 57 人，缴获长短枪
70 多支、机枪 4挺……

“快进屋！”母亲轻声招呼着，三四个黑影闪身进了
院子。

“嫂子，前两天的事儿办得漂亮！”安队长连声夸赞
两天前那次任务完成得好。

“也没啥，有任务尽管吩咐。”母亲一边应答一边拿
出几个“朝贺板子”。

闻到烧饼的香味儿，沈明一骨碌爬起身嚷着要吃
“朝贺板子”。母亲说先让游击队员吃，吃饱了好打鬼
子。安队长让队员们分着吃烧饼，他给沈明掰了一块大
的。

“不用给她吃。”母亲说。
“哎，你可别小瞧她。”安队长说，“前两天的任务多

亏了沈明，否则就坏事了！”听说沈明刚过 16 岁生日，安
队长劝她写申请，尽快加入新四军。

两天前，母亲和做油布伞的老李设法把一个贵重物
件弄了回来，正准备运往根据地，鬼子“闻到味儿”，大队
人马要来老李家搜查。沈明一路飞跑及时报了信儿，并
建议老李把贵重物件用油布包了藏进水塘里。鬼子啥
也没搜到，一脚踢翻告密者收了队。

“上级指示，成立大江银行的主要任务是稳定货币
市场。这次物资接转安全快捷，为大江币的印刷打下了
坚实基础。”安队长说，“接下来的任务是粉碎敌人大后
天的扫荡……”

两天后，2000 多名日伪军展开了气势汹汹的大扫
荡。沈明父亲的“农抗会”组织百姓往山上转移，母亲的

“妇抗会”协助卫生队转移物资。沈明正发愁没有具体
任务时，安队长找来了。原来，大江银行转移过程中遭
遇鬼子，一番激战后，负责护送一名一岁小孩及三根金
条的三名游击队员身负重伤，组织决定接下来的护送任
务让老李和沈明完成。

“即使牺牲自己，也要确保人和物顺利通过关卡！”
安队长说完组织队员打阻击去了。

小孩又瘦又小营养不良，正咿呀学语尚走不稳。三
根金条应该是大江银行的物资。要搁平常，沈明和小伙
伴过关卡不在话下，可眼下要确保小孩及金条的安全，
不容半点闪失。

“弄个挑担？”沈明说。
“一头担菜，一头是小娃娃？”老李说，“那菜给谁？”
“城外炮楼，做饭的大师傅老范让送的！”沈明说。
“金条藏进萝卜里……”老李说。
这边正解决着如何“送”的问题，那边小孩哇哇大哭

起来。原来，院中小孩儿触碰到了猫眼草，眨眼间小孩
脸上起了一个大水泡。老李一顿埋怨，只嫌沈明没有照
看好。沈明却乐了，只见她用猫眼草给自己胳膊上也弄
了几个大水泡。

“瞎胡闹！”老李不解。
“你看，像不像传染病？这样他们就不敢仔细搜查

了。”沈明说。
可能战事吃紧，关卡只有一个鬼子和三个伪军。两

个伪军仔细搜身，另一个伪军正想抓一根萝卜尝尝鲜，
沈明说：“这是孝敬皇军的，你也敢占便宜？”那个伪军赶
紧放下萝卜。鬼子看到沈明胳膊上的“水泡”，骂骂咧咧
地催促他们“快滚”。

顺利通过关卡后，老李挑着担子和沈明一口气奔出
十几里。终于到达一处秘密根据地，首长直夸任务完成
得好：“很机智、很勇敢！”沈明这才明白，小孩是第七师
首长的孩子，为了掩护老百姓，“最后撤退”时遭遇险境。

（本文以真实人物为原型改编）

那年春天，母亲从外婆家带回一只黄线球般的小
鹅崽。母亲说，“外婆家今年孵了三只小鹅崽，给你大
姨和二姨家各一只，但都没养活。这一只给咱家了，
希望小鹅崽在咱家能长成大白鹅。”于是，“大白”便成
了它的名字，也成了母亲的“孩子”。

大白刚到我家那段日子，母亲似乎每晚都睡不踏
实，晚上听到屋里有什么声响，她都要拿手电看看大
白。母亲去放牛，时常把大白装在篮子里带上，给它
捉蚂蚱吃。母亲在田里收割麦子，大白便跟着母亲一
垄一垄地走。和家里的猪、鸡相比，母亲对大白的伙
食也特别优待。在母亲和我们的精心喂养下，那个娇
弱的小黄线球长成了一只漂亮的白鹅。它雄赳赳气
昂昂地在我家院子里踱着方步，嘎嘎的叫声传遍了整
个小山村。

大白好斗，我家的鸡和邻居家的鸡都是它战斗的
对象。有一次，母亲下地回来，看见大白竟然把邻居
家那只白母鸡啄得浑身是血，气息奄奄，母亲吓得不
得了，赶紧赶开大白，拿了鸡蛋去给邻居说好话。大
白不仅好斗，胆子也特别大，它见到院子里跑着的老
鼠，也飞快地去撵啄。好斗的大白也是看家的好手，
每每见到生人或者谁家的狗跑到我家院子里，它先是
提高嗓门叫，给主人报信或对贸然进院者施以警告。
如果冒犯者执意往里进，它便作出战斗的姿势。

大白每隔两三天便会在自己用木棒、草叶搭的窝
里下一枚大大的鹅蛋。它的蛋比一般的鸡蛋要大两
到三倍，母亲每次收了蛋，都要唤来大白，给它抓一把
玉米或者麦子作为褒奖。而大白下的蛋，母亲便用油
煎了，或者蒸成蛋羹，分给我和妹妹吃，一个蛋能做一
小碗。村里，谁家生了小孩或者谁生病了，母亲便会
在鸡蛋里，配上几个大大的鹅蛋作为礼物送过去。

每到农忙时节，父母天不亮就起床进了田，天色
向晚还回不了家。放学回家，偌大的院子就只剩下我
和妹妹。此时，我的心里便总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失
落甚至害怕。这时大白便成了我们心灵的慰藉。它
似乎很懂人的心思，每到这个时候，总会默默地卧在
我们身边。我把大白鹅抱在怀里，大白便用头上红色
的肉球在我身上摩挲，似乎在给我安慰。

后来，父亲在村西盖了新房，我们搬家了。搬家
的第二年，我该上四年级了，为了接受更好的教育，我
转校到了外婆家所在的村子，再后来，我又上了离家
更远的中学，和大白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但每次回
家，大白见到我都很兴奋，它在院子里奔跑转圈，用它
宽大的喙，轻啄我的脚面。

很快我上了初三，大白来我们家已经九年了，在
鹅的世界里，大白已经是一位垂暮老人了。它的脚步
已经蹒跚，声音也没了原先的“声闻于野”的清越。更
多的时间，它只是眯着眼，静静地卧着，母亲用很软的
豆秸给它做了一个窝，暑期的一天中午，我去给大白
喂玉米，发现它已经没了气息，我的眼泪一下便流了
下来。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已走出故乡，生活在黄
河岸边的一个叫三门峡的小城里。

每年春天，当吃到母亲从故乡那棵树下埋着大白
的洋槐树上摘下的洋槐花做成的蒸菜时，我都会想起
大白，似乎又尝到了大白鹅蛋的味道，眼睛便会湿
润。每年冬天，看着那一只只腾空飞鸣、白羽抖展、翩
然起舞的白天鹅栖落在黄河岸边，我都觉得，那是大
白来和我相会了……

秋，似一位温婉又深邃的画师，以淡雅的笔触，为天地间勾
勒出一幅别样的画卷。而荷，这位曾在夏日舞台上肆意绽放的
精灵，此刻，正悄然退至时光的边缘，以独有的姿态，诉说着秋的
私语。

曾几何时，夏日的荷是那般热烈而张扬。粉白的花瓣，宛如
少女娇羞的脸颊，在翠绿的荷叶间肆意舒展，引得蜂蝶翩翩，游
人如织。那时的莲蓬，恰似翡翠雕琢的玲珑宝塔，饱满而鲜嫩，
孕育着生命的希望与活力。每一片荷叶，都像是精心裁剪的绿
绸，在微风中轻盈摇曳，散发着勃勃的生机。

然而，时光的车轮从不为谁停留。当第一缕秋风带着丝丝
凉意，轻轻拂过荷塘，荷的世界便开始了一场悄无声息的蜕变。
曾经簇拥着粉白花瓣的莲蓬，如今已渐次变黑，宛如被岁月染上
了沧桑的印记。它们低垂着头颅，仿佛沉思着生命的过往，又似
向夏日的繁华作着最后的告别。

荷叶，也失去了往日的鲜绿与舒展。它的边缘开始卷曲，像
被岁月的手轻轻揉皱，又似被时光的画笔不经意间涂抹出斑驳
的痕迹。那枯黄的脉络，如同老人脸上纵横交错的皱纹，记录着
它从春日的萌动、夏日的盛放，到如今秋的沉淀。每一道纹路，
都是一段故事的铭刻；每一道褶皱，都是一次生命的历练。

但即便如此，荷依然有着别样的言说。它静静伫立在渐凉
的秋水中，宛如一位智者，在岁月的长河中沉淀着智慧。秋，是
生命的转折，是从绚烂走向质朴的必经之路。荷在这个季节里，
放下了繁花似锦的过往，坦然接受着秋风的洗礼。它不再追逐
夏日的喧嚣与繁华，而是以一种平和从容的心态，面对生命的起
伏与变迁。

莲蓬虽不再孕育新的莲子，却以一种历经沧桑的姿态，诠释
着生命的历程。它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者，静静守望着这片荷
塘，见证着岁月的轮回。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生命的延续，
一种对过去的铭记与对未来的期许。

秋风拂过，荷微微颤动，发出轻柔的声响。那是它与秋的对
话，是对生命轮回的欣然认同。这声音，宛如一首悠扬的古曲，
在秋的空气中缓缓流淌，诉说着生命的无常与永恒。

在这荷语中，我们听到了自然的智慧。它告诉我们，生命不
应只眷恋繁华。在秋的萧瑟里，同样有着深沉的力量。就像人
生，不可能永远处于巅峰，低谷时的反思与沉淀，往往能让生命
更加厚重。

让我们静下心来，且听荷语。在这秋的时节里，感受荷的智
慧与力量，领悟生命的真谛。无论处于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应
心怀坦然，珍视当下，因为每一段时光，都有着独特的意义。

中午，楼下忽然传来熟悉的乡音，带着灵宝特
有的卷舌尾音。推开窗，三舅正蹲在单元门口的女
贞树下，脚边放着两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袋口露
出半红半白的桃尖，点缀着些许叶子。

“刚摘的离核桃，脆甜！”三舅黝黑的脸上淌着
汗，笑容灿烂。他手里拎着的铝制饭盒里，装着切
成条的一生凉粉，琥珀色的凉粉裹着红油，蒜香混
着芥末的冲劲，顺着风直往人鼻子里钻。忽然想起
七岁那年，他背着我在桃林里追蝴蝶，草帽沿的麦
秸蹭得我脸颊发痒，风里飘着桃子的甜香，远处黄
河滩的芦苇荡绿得晃眼。又想起我站在老家巷口
的凉粉摊前，踮着脚看老板用铜擦子擦凉粉，擦出
的凉粉条儿，浇上蒜汁和芝麻酱，吸溜着吃，辣得人
直吐舌头，风从巷口吹过，带着阵阵凉粉香。

三舅是搭车来的，说要赶在我上班前到。他说
现在村里人不再是扛着锄头下地，而是开着电动三
轮车去镇上的电商服务站，把新鲜的苹果、桃子打
包发往全国各地。“你二伯家的果园，去年在网上
卖，挣的比往年多多了！”他高兴地说。

揭开醪糟盒子时，满屋都是甜酒的醇香。三舅
说这是用新收的糯米酿的，“你姥姥蒸米时总说，要
让米吸足了塬上的露水才香。”玻璃碗里的醪糟浮
着几粒桂花，让我想起姥姥坐在槐树下搅酒曲的模

样。去年秋天回去，老屋的槐树被风刮断了枝丫，
姥姥摸着残枝念叨“醪糟该不香了”。

饭桌上，三舅仍旧絮絮叨叨地说着老家的变
化：村头的土路修成了柏油路，晚上有路灯照着，跟
城里一样亮；以前漏雨的土坯房，现在都改成了带
院子的小楼，院里种着月季和石榴；连村西头那口
老井，也被保护起来，成了游客拍照的地方。“就是
年轻人少了，都去城里打工，不过逢年过节回来，车
能从村口排到塬上……”

我望着窗外，风从远处的楼宇间穿过，带着城
市的喧嚣。可这风里分明有别的味道——有塬上
的麦香，有凉粉摊的蒜香，有桃树下的泥土香。王
维说“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原来故乡从不是
一个遥远的地名，它就藏在风里，藏在亲戚带来的
一桃一饭里，藏在那些带着乡音的絮叨里。忽然想
起杜甫的诗：“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或许风也
是如此，从故乡吹来的风，总带着特别的暖意，把千
里之外的亲情牵挂，都酿成了心头的甜。

送三舅去车站时，夕阳正把天空染成橘红色。
他说下次来给我带新摘的苹果。风掀起他的衣角，我
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忽然明白，所谓故乡，就
是无论走多远，总有一阵风，会带着它的气息找到你，
像三舅带来的桃子一样，脆生生的，甜到心里去。

启程出发去云丘山看冰洞群的时候，我的心里
是半信半疑的。这炎炎夏日里，在内陆，真的会有
零下十摄氏度的冰洞吗？

到了第一个景点，神仙峪。氤氲的水汽在树
木之间升腾而起，加上潺潺的流水和周围依山而
造的花海，顿时让我有一种畅游仙界的错觉。穿
行的人们，像是在“腾云驾雾”，显现出一种不真
实的感觉。

“真是会建！”游人一边拍照一边感叹。
这种人工巧思和自然建造相结合的风格，让我

对期待的冰洞群再次打了一个问号。那里会不会
也是这种人工建造与自然的结合呢？

终于到了冰洞群门口。游客早就排好了领棉
衣的长队。我细心地为小宝挑选了合适大小的棉
袄，与他一起往洞里走去。

山洞并不算宽阔，可容纳两人并排通行。长长
的山洞被棉帘分为好几段，每掀开新一段的门帘时
候，就会觉得更冷一些。走到已经感觉不到热气的
时候，一个工作人员递来画着笑脸的安全帽，并嘱
咐我们戴上：“里面有些地方会碰头。”

终于要见到冰洞群的全貌了！我深吸一口气，

掀开棉门帘。
眼前是五颜六色的世界，不同颜色的灯打在冰

上，闪烁出好看的幻彩，呈现出一种流动感。我忍
不住伸手摸了摸，凉凉的，的确是冻得结结实实的
冰！

温度已经降了下来，穿着短裤的我感到小腿一
阵发寒。

顺着指引的路线一直往前走，有的小路只能勉
强通过一个人，有些路只能弯腰前行，相同的是，这
些小路都被厚厚的冰层所包围，扶手处的冰被磨得
发亮，却丝毫没有要融化的意思。看来洞里的温度
应该长年在零摄氏度以下。

又走了一小会儿，眼前豁然开朗。像是来到了
冰雪城堡的大厅，头上是垂下的一簇簇冰柱，旁边
是厚厚的冰层，中间是几个沙漏状的大大的冰柱，
上面层层叠叠覆盖着奶油似的冰。

举目望去，整个山洞都是不同颜色的冰。有的
发亮，发透，呈现出水晶的光泽；有的像是阳光下的
碎玻璃，在白色的底层上，反射出点点夺目的光泽；
有的则是纯正的白色，厚重而敦实。还有那冰的形
状，也是不一样的，有的像尖尖的锥子，有的则像竹

笋，还有的像流动的瀑布。不同颜色、形态各异的
冰，将这个洞穴包裹起来，形成了令人赞叹的视觉
奇观。

正在感叹时候，听到了身后“冷冷冷”的声音。
回头看去，小宝的耳朵和脸已经冻得通红。他把小
手缩进棉衣里，一边说话，一边不断哈出白色的蒸
汽。想起外面三十多摄氏度的天气，这白色的蒸汽
让人更觉得奇幻。但这感叹只是一瞬，已经麻木的
小腿提醒着我，洞里是真的冷……

原来，这冰洞群形成于冰川期第四纪，距今已
经有三百万年的历史，是地质条件和温度的巧妙结
合，才出现了这种奇观。

出洞以后，喝着景区提供的姜茶，我们不断感
叹冰洞的神奇。在这三百万年的时间中，肯定也有
古人攀登山路来到冰洞取冰，或许他们也曾像我这
般感叹自然的神奇。不由想起了庄子所说：“人生
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

小宝已经脱去了棉衣，刚才冻得通红的小脸已
经恢复了快活的神采。也许对于自然来说，时间毫
无意义，但是对于你我来说，抓住每一刻，就是时间
最动人的意义吧！

“欣忻笑口向西风，喷出元珠颗颗同。采处倒含秋露
白，晒时娇映夕阳红……”这是宋代诗人刘子翚为花椒写
的一首诗，把花椒的品相、主要用途描绘得生动形象，淋漓
尽致。由此可见，先人研究花椒的历史多么悠久。

我的家乡位于黄河中下游，属浅山丘陵区，十年九旱，
气候适宜花椒生长。花椒树满身是刺，在我儿时的记忆
中，果园四周常栽种着密密麻麻的花椒树，现在想想，这是
主人借它守护果实的巧思之举吧。

前几日，我与几位好友受邀前往“将军岭”，探访百亩
花椒园。与园主人寒暄间，他卖了个关子：“中午备了一道
特色菜，先保密。”一句话勾得众人满心期待。

立秋刚过，秋意已悄悄漫上山坡，遍野的花椒树便热
闹起来。翡翠般的枝叶间，一串串、一簇簇饱满油亮的红
花椒如无数璀璨的红宝石，沉甸甸地压弯了枝头。秋风乍
起，一串串鲜艳的“红宝石”随风摇曳，好似一群顽皮的孩
童，在翠绿的树叶中来回跳跃，与我们捉迷藏。

花椒园的工人们挎着篮子，扛起凳子，抬着梯子，忙忙
碌碌采摘着这份大自然的馈赠。我顺手抓了一把工人师
傅篮子里的花椒，放近鼻前闻了闻，嗅到幽幽的果木清
香。我知道这些花椒是要暴晒的。儿时我见过奶奶晒花

椒，暴晒之后，强烈的日头会褪去花椒的稚嫩，其辛辣的气
味会更浓郁。

花椒的品类繁多，我们家乡最常见的是红、青两种花
椒。红花椒色泽红艳，麻香醇厚。青花椒麻味较轻，香气
独特。花椒用途很广，据《本草纲目》记载，它散寒除湿，解
郁结，消宿食，温脾胃，杀蛔虫，止腹泻……花椒味麻，是上
等的调味佳品，尤为肉类烹调之必需。

自那天我到过“将军岭”后，便对此地的花椒情有独
钟，我想大概是这里的花椒不再是调味品，而是一道美味，
含有深厚文化底蕴的缘故吧。

东汉年间，刘秀被王莽追赶，为避免枣红马被认出，他
就换了一匹棕黑色的骡子骑上赶路。天亮时，刘秀来到一
个小村庄，此时的他早已人困骡乏，这时他闻到漫山遍野
的野花椒香，精神为之一振。忽然，刘秀看到远处尘土飞
扬，喊杀声震天，原来是王莽的追兵来了。他大吃一惊，返
身去牵骡子，到跟前一看，吓出一身冷汗，原来那匹骡子是
母骡，正在下驹。刘秀自言自语道：骡子呀骡子，偏偏在这
节骨眼上下驹，你要是不会下驹该多好呀。想不到我刘秀
会命休在你手里。哎！说也奇怪，这母骡好像听懂了刘秀
的话，用很短的时间产下小骡驹，便仰天长啸一声，让刘秀

骑上飞奔而去，使刘秀化险为夷。刘秀一语成谶，此后骡
子就再也不会下驹了，这个小山村因此得名“将军令”。经
后人代代相传，演变成了今天的“将军岭”。

转了一上午山路，大家略有疲惫，回餐厅闲聊。一会
儿午餐上桌，除了司空见惯的大鱼大肉、山野菜……最后
的一道菜，服务员介绍说叫将军岭“麻辣三绝”，用当地自
产的花椒、蒜薹碎、红辣椒圈烹饪的。

众人早已按捺不住，拿起盘子里的烙饼，盛起麻辣三
绝就往饼里卷。还未入口，那股热油激出的麻香、椒香已
钻进了鼻腔——这口带着将军岭故事的鲜香，让人光闻着
就不由得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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